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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楚歌，除了其中部分用於祭杞的樂歌外，其基本形式伍然宜承先秦楚歌。官是流行於漢代

的一種即興而歌，以雑吉艦式為主的歌詩髄裁。由於其猫特的文學様式與藝術風格，深得漢代皇室、

貴族、官吏、文人等特殊創作群髄的青縢。從藝術形式上看，官屡於民歌故郭茂情《樂府詩集》將

其與先秦楚歌一併録入“雑歌謡辞”。但官並非如描爲社會下層百姓労動生活與情感世界的民歌，因

此，與一般意義上的民歌又有匠別，只要把漢代楚歌與源於民間的樂府詩如《東門行》、《婦病行》、

《孤見行》、《十五從軍征》之類的作品梢作比較，就十分清楚，故而漢代楚歌曽被視為文人詩；又因

為官匿別於嚴整的四言、五言詩而近干屈騒因此又被稲作“騒髄詩”。其實，漢代楚歌與屈騒存在

著明顯匠別，楚歌一方面沿襲了屈騒採用“分”字的語言形式，也多有屈騒鋪叙的手法，其哀怨情

調也宜承屈騒而來，但漢代楚歌保持了先秦楚歌短制小章的特貼，而没有《離騒》之類作品的宏大

規模與氣勢，與《天間》提問式的作品更是相去甚遠。

　　漢代楚歌，除了載干郭茂情《樂府詩集》、凋惟納《古詩紀》、沈徳潜《古詩源》等総集之夕卜，

還有一些作品保存於漢代史書與子書以及賦類等文學作品中。以當代學者逮欽立先生《先秦漢魏各

南北朝詩》所録為擦，漢代楚歌約有近百首，数量遠不及漢樂府，但從西漢高祖劉邦《大風歌》開

漢代楚歌先河，至後漢少帝劉辮被迫飲鳩唱“悲歌”時止，整個漢代“楚聲”不絶，並且在中國音

樂文學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但由於漢賦、史傳、政論、樂府等文學形式在漢代文學中的重要地

位，使人椚有意無意之間忽視了封漢代楚歌的整髄観照，以致於封漢代楚歌的系統研究至今｛乃然付

之閾如。然而，綜観整個漢代楚歌，無論就其文化意義而論還是就其審美債値而論都是磨該引

起我椚高度重視的。限於篇幅，本文只就漢代楚歌作一個大致的分類辮析，以為其系統研究走出第

一
歩。

　　漢代楚歌的分類可以多種多様，或就其思想内容分類，或就其藝術形式分類，或就其風格特鮎

分類，或就其不同人物的創作分類，均無不可。為論述之方面，姑且按其運用方式大髄分為三大類

型：

一、祭杞儀典中的楚歌

　　祭杞是人類向神璽或祖先致敬和献禮而求福消災的一種傳統禮俗儀式。

　　遠古時代，“祭献的根源便是依頼感　　恐催、懐疑，封後果的無把握，

所犯罪行的良心上的省責；而祭献的結果、目的則是自我感一自信、漏意，

未來的不可知，封於

封後果的有把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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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幸福。去祭献時，是自然的奴僕，但是祭献錦來時是自然的主人。ω”由於遠古初民封許多

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無法解繹，或由於据心“政失患作”即因國家政治上的某種失誤而導致災難産

生，從而祈求神璽與祖先賜福消災，因此，祭杷源干原始初民封神璽與祖先的崇拝心理。後來随著

時代的襲展現實需求的攣化，從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歴史上，不難看出在統治階級上層，祭杷逐漸

成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社會秩序的一種形式，並逐漸形成各種形式的祭杷活動，其中最具有典型意義

的莫過於郊廟祭儀。何謂“郊廟”？《書・舜典》日：“汝作秩宗”，孔傳：“秩，序；宗，尊也。主

郊廟之官。”孔穎達疏：“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

之禮是也。（2）”南郊杷天，北郊祭地，後又有“五郊”祭杞五帝，還有日月、山川、風雨雷電諸祭

儀；“廟”，即供奉古代皇帝列祖列宗的宗廟。郊祭祭神璽，廟祭祭祖先。股周祭祖制度封漢唐郊廟

儀式具有根大影響，漢唐南郊杞天、北郊祭地、宗廟享人祖的儀式活動宜接源干毅周祭杞制度。

　　由於中國古代没有至上神的崇拝髄系，國民的信仰實践方式，以天子作為國家神聖的信仰物件，

而皇室及其権力代表，就是民族信仰的最大祭司，把持了國民的基本信仰。儒教或天子崇拝的宗教

信仰結構，不是國教谷口勝似國教，那磨，祭杷並非如基督教那様依皐宗教組織或宗教教義來進行的，

而是髄現現實的國家権力及其秩序，因此，古代的祭杷在形式上是禮敬神塞與祖先，實質上是國家

権力及其秩序的特殊膿現。

　　最初的祭杷禮儀非常簡軍，掠《禮記・禮運》稲：“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旙黍揮豚，汗尊而

杯飲，葺檸而土鼓，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3）”後來随著社會的進歩，逐漸衛攣為複雑的祭杞之禮。

以周天子與諸侯祭杷為例，所祭祖的封象甚多，擦《禮記・祭法》云：“播柴於泰壇，祭天也；痙

埋於泰折，祭地也；用辟積。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炊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

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零宗，祭水旱也；四炊壇，祭四時也。山林、川穀、丘陵能出雲，為

風雨，見怪物，皆日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古代的祭

禮繁雑，多不勝数。又因環境和民族的不同，構成了各具風格的祭杷文化。但由於中國古代宇宙観

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故《禮記・禮運》稲：“夫禮，必本於天，肴於地，列於鬼神（5）”。

《周禮・春官》説，周代最高神職“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史記・禮書》也

読：“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古代的祭禮繁雑，均由天、地、人三禮

之衛生而出。因為古人視天、地、人為萬物之本，那磨最高統治者的祭祖之禮亦出於社會統治的需

要，而特別重視三者的祭杞。董仲紆《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説：“何謂本？日：天、地、人，

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

手足，合以成艦，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

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慶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是故粛慎

三本，郊杞致敬，共事祖禰，畢顯孝悌，表異孝行。”諸如此類的史料充分説明中國古代的祭杞目的

全然是為著穏定現實的各種秩序而己。

　　擦歴史典籍記載，祭杷之有歌始干周代，故《樂府詩集・郊廟歌群》序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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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記》日：“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滑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明

其有損益。然自黄帝己後，至於三代，千有蝕年，而其禮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己。《周

頗・昊天有成命》，郊祖天地之樂歌也，《清廟》，杷太廟之樂歌也，《我將》，杷明堂之樂歌也，《載

蔓》、《良粗》，藷田社櫻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　。雨漢己後，世有製作。其所以用於

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歓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

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杷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

宗廟。

按照《漢書・禮樂志》、《樂府詩集・郊廟歌辞》的説法，漢代的祭杷歌有《郊杷歌》詩十九章，為

司馬相如、漢武帝、匡衡、李延年、郷子等人集髄所作（6）；《安世歌》十七章原名《房中樂》，是典

型的“楚聲”，故《漢書・禮樂志》雲：“《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

名日《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恵二年，使樂

府令夏侯寛備其薫管，更名日《安世樂》。（7）”後人因《房中樂》而望文生義，多有誤解，以為婦人

祷祠干房中，其實《房中樂》乃天子祭廟之樂，非婦人祝祷之事，封此，薫源非先生《漢魏六朝樂

府文學史》辮読甚明（8）。逮欽立先生不認為《安世房中歌》的作者為唐山夫人，他説：“此歌《文

選補遺》及《廣文選》、《詩紀》均屑唐山夫人。逮案，《漢書》僅謂唐山夫人作樂，樂與辞非一事，

此質之漢志可知，似不得即署唐山夫人。（g）”無論是否為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

之宗廟”則絶然不會有誤。

　　《漢書・禮樂志》亦云：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柿，與故人父老相樂，酔酒歓哀，作“風起”之詩，令沸中童児百二十

人習而歌之。至孝恵時，以柿宮為原廟，皆令歌兄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問，

禮官疑業而己。至武帝定郊杞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後土干扮陰，澤中方丘也。乃立

樂府，采詩夜訥，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畢司馬相如等数十人造為詩賦，

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倶歌，昏祠

至明。（1。）

　　由此可見，漢代的祭杷歌始干高祖劉邦的“風起之詩”，地貼在沸宮，歌唱者乃童児百二十人，

“

至孝恵時，以沸宮為原廟皆令歌児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按《禮記・祭法》的説

法：“夫聖王之制祭杷也，法施於民則杷之，以死勤事則杞之，以労定國則杞之，能禦大苗（“災”的

異髄字）則杷之，能桿大患則杷之。（11）”劉邦為漢朝的開國之君，理當受到漢室後人的祭杷，他的

“

大風之詩”在孝恵時錐為祭杷歌，也是作為祭杷高祖劉邦的重要内容，但《大風歌》畢寛與周代

傳統的祭歌不同，當年乃由劉邦“與故人父老相樂，酔酒歓哀”而作，《漢書・高帝紀》日：“十二

年冬，上破布軍於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沸，留，置酒柿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

酒。嶺浦中児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酎，上撃築自歌日：‘大風起分雲飛揚，威加海内今錦故郷，

安得猛士今守四方1’令兄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杭慨傷懐，泣数行下。（12）”劉邦令諸少年一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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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他自己則起舞，慷慨傷懐，潜然涙下。歌中唱出了一個開國皇帝衣錦還郷時的複1碓心情，既有

封過去輕過腱風血雨，奪取江山之難難歴程的感懐，也有封未來如何輩固大漢帝國的況思，封當時

政局的憂慮，封故郷的懐念，整篇作品語句簡約而内容藷酒豊厚，情調豪適蒼涼。葛立方《韻語陽

秋》説“高祖《大風》之歌，錐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巨集遠，凛凛乎己有四百年基業

之氣（13）”，也只是看到了宣“威加海内”慷慨的一面，而歌中透露的悲涼憂患之氣亦感動人意。

　　漢初祭杞宗廟，用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和劉邦的《大風歌》，到漢武帝時“定祭杷之禮”，

“

祠太一於甘泉，”“祭後土干扮陰”，采詩夜訥，廣涯採集民間俗曲，民間俗樂也就成了典型的祭杷

之樂。

　　根漢代典籍《漢書・禮樂志》、《史記・封揮書》、《史記・武帝紀》和《漢書・郊杷志》所記，關

於《郊杷歌》各章所祭祖物件及産生時間，大髄可確定為：《練時日》為迎神曲；《帝臨》為祭杷中

央黄帝之歌；《青陽》、《朱明》、《西頴》、《玄冥》，分別為祭杞東方春季青帝、南方夏季赤帝、西方

秋季白帝、北方冬季玄帝之歌；《惟泰元》乃祭杷太一之歌，作於元鼎五年（前112）；《天地》為祭

杷天地之歌作於元鼎六年（前111）；《日出入》，作於太始三年（前94）；《天馬》為詠天馬歌其

一作於元鼎四年（前113），其二作於太初四年（前101）；《天門》，作干元封元年（前110）；《景星》，

作於元封二年（前109）；《齊房》，作於元封二年（前109）；《後皇》，作於元鼎四年（前113）；《華

樺煙》，作於元封二年（前109）；《五神》，作於元鼎五年（前112）；《朝朧首》，作干元狩元年（前

122）；《象載諭》，作於太始三年（前94）；《赤較》，即為送神曲。其中《練時日》、《帝臨》、《青陽》、

《朱明》、《西頴》、《玄冥》、《惟泰元》、《天地》、《後皇》、《五神》、《赤鮫》等十一章為傳統的山川諸

神宗教祭歌，武帝朝曽作修改整理，更加突出了太一神（14）。掠《漢書・郊杞志》中記載：“壁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日：‘民間祠有数舞樂，今郊祖而無樂，豊稲乎？’（15）”可見當時

的郊杷並無音樂相配，後來由司馬相如、李延年等人創作配樂郊杷歌，也就是《史記・樂書》所読

的：“漢家常以正月上辛桐太一甘泉……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玄冥》。

世多有，故不論。（16）”《後漢書・祭杷志》亦云：“自永平（明帝）中，……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

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

歌《朱明》……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薄牧。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立冬之日，

迎冬於北郊，祭黒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黒，歌《玄冥》（17）”，《青陽》、《朱明》、《西皓》、《玄冥》為

四季之歌至東漢滑用不廣。試選其中雨首以観之：

　　《帝臨》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縄縄意攣，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敷以五。海内安寧，興

文医武。後土富娚，昭明三光。穆穆優遊，嘉服上黄。

　　工先謙《漢書補注》説：“此杞中央黄帝歌。”王念孫《讃書雑誌》謂：“《郊杷法》云‘具泰一

桐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吉‘帝臨中壇’也。”顯然此歌桐中央黄帝，與歌中“嘉服上黄”

之意吻合。歌中表達出期望中央黄帝賜福“海内安寧，興文医武”，頗有《楚辞・九歌》祭祖東皇太

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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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云：朱明盛長，専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言出。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

鬼迫嘗。廣大建杷，粛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彊。

此歌乃祭杞日神之歌。按《廣雅・繹天》之説：“朱明，耀蜜，東君，日也。”《詩・小雅・甫田》毛

傳亦云：“甫田為天下田也。”言日神之光普照大地，萬物得以繁茂，普天之下的農田得以豊牧，這

也就是人椚祭杞日神的目的。《郊杷歌》十九章均為典型的四字句，内容典雅，荘嚴粛穆。陳戌國先

生読：“讃漢郊杷歌，自然聯想起《楚辞》的《九歌》，讐如《明朱》就與《東君》性質相似。當年

楚與漢郊杞的場面以及目的，都在歌辮中反映出來了。漢朝的帝王本是楚人，他椚的郊杞有楚地的

内容和形式，又何足怪呪？（18）”按《郊杷歌・天地八》所読：“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敷歓虞泰一。

《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竿琶會軒朱。”説明《郊杷歌》直接承《九歌》而來，但是，漢代由司馬

相如、李延年等人創作的則是新曲，故劉劔《文心離龍・樂府》日：“畳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総趙

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騒髄制歌。”既説明了漢代祭杞之歌的淵源，也説明

了官的新創之虞。

　　《安世歌》十七章乃用楚聲，為祭杷其祖先的雅樂。唐山夫人是高祖的寵姫，姓唐山，生卒年

及事蹟均不詳。按《漢書・禮樂志》之読，唐山夫人定是封楚歌十分熟悉，在這方面造詣甚深之

人。此歌格韻高嚴，規模簡古，但篇章之間乃用雑吉，格調自創，自然是受楚聲影響之原因，如第

九章：“雷震震，電耀耀。明徳郷，治本約。治本約，澤宏大。加被寵，戯相保。徳施大，世曼壽。”

第六章：“大海蕩蕩水所錦，高賢愉愉民所懐，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徳。”錐不用“今”字

連接，谷口是楚聲的格調。薫源非先生封此明確指出：“由於省去楚詞《九歌》中《山鬼》、《國膓》等

篇句中之‘分’字而成三言髄者……《房中樂》本楚聲，則此髄出於《楚辞》，自可無疑也。（1g）”

　　漢武帝的《天馬歌》為祭祖歌中的別調。擦《史記・樂書》云：“至今上（武帝）即位，作十九

章……又嘗得神馬渥窪水中，複次以為《太一》之歌。曲日：‘太一貢今天馬下，霜赤汗今沫流茄。

騎容與今趾萬里，今安匹今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日：‘天馬

來今從西極，鰹萬里今飼有徳。承露威分降外國，渉流沙今四夷服。’中尉汲賠進日：‘凡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豊能知其音邪？’上黙然

不説。⑳”武帝因先在敦煙得汗血馬，作《天馬歌》後又得大宛之千里馬，甚為興奮，又有《西極

天馬歌》之作，並以之用於宗廟祭杷，汲賠認為不合祖制，因而提出反封意見，闇得武帝“黙然不

読”，因此読宣是漢代祭杞歌中的特例。從雨首《天馬歌》的内容來看，読北極太一星送來天馬也

好，或天馬從遙遠的西方來錦有徳之君，承天馬的神威使夕卜國鋸順，四方臣服也好。都充分顯現出

漢武帝文輻武略的非凡氣度，同時也顯現出漢王朝平定西域後的興盛強大。確實打鞍了漢武帝當時

的真情實感，屡氣塊宏大、雄肚豪通的打情吉志的上乗之作。這當然與武帝時代的軍事門事有關，

頻繁的戦事，形成了人椚封優良戦馬的高度依頼之情，而雨首《天馬歌》也正表現出了漢武帝封天

馬的崇拝心理與衷愛之情。從雷去病墓前“馬踏幻奴”的石離等漢代馬的古拙造型，那種戦勝敵人

的力量與氣勢，我椚就不難i理解以漢武帝為代表的漢朝人封馬的崇拝心理以及漢朝的時代精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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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九六九年甘粛武威雷台漢墓出土的“馬踏飛燕”，一足踏鳥，三足騰空，造型奇特，駿健生動。

其展勉高飛，昂首噺鳴的姿態，矢激電馳，飛奔前進的氣勢，亦可視為漢武帝《天馬歌》生動形象

的藝術窟照。如果説當年劉邦即興賦《大風歌》，後為孝恵時的祭杷之歌，那磨，漢武帝劉徹這首即

興而賦的《天馬歌》作為祭杷之歌也未嘗不可，只是汲賠固持祭杷傳統，太不開通而　。

　　從《天馬歌》不難看出，漢武帝既有雄オ大略的政治智慧，也有坦露真情的詩人情懐。他還有一

首《瓠子歌》也是較為特殊的祭杷歌，同様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兼詩人特有的氣質。元光三年（前

132年），黄河瓠子堤決口。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史記

・ 封揮書》），“沈祠”即“沈祭”，《爾雅》日：“祭川日浮沈。”i朦《史記・河渠書》記載：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餓歳，歳因以敷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揮巡祭山川，其明年，旱，

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襲卒敷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己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

白馬玉壁於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己下皆負薪賓決河。是時東郡焼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漠園之竹

以為纏。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日：“瓠子決今將奈何？浩浩肝肝今間琿為河1琿為河

今地不得寧，功無己時今吾山平。吾山平今矩野溢魚沸郁今柏冬日。延道弛今離常流，蚊龍駒今

方遠遊。婦薔川今神哉柿，不封禅今安知外1為我謂河伯分何不仁，氾濫不止今愁吾人？詔桑浮今

潅、洒滞，久不反今水維緩。”一日“河湯湯今激溝援，北渡汗今竣流難。審長菱今沈美玉，河伯許

分薪不屑。薪不屡今衛人罪，焼薫條今臆乎何以禦水1頽林竹分健石蕾，宣房塞今萬福來。（21＞”

《漢書・溝油志》所録武帝《瓠子歌》在文字上與此相同。所謂“沈白馬玉壁於河”，就是“沈祭”

的形式，也就是歌中“塞長菱今沈美玉”，《管子・形勢解》読：“能深而不澗，則沈玉至”，“淵深

而不澗，則沈玉極。（22）”沈玉就是祭杷水神的一種方式。在瓠子堤決口三十二年後，武帝親臨決口

虚，命令將軍以下数萬人負薪填塞決口，場面定然十分肚観感人。同時天子親自主持祭祖河伯的典

禮，其儀式定然也是十分荘重粛穆。按柳宗元《監祭使壁記》之説：“聖人之於祭祖，非必神之也，

蓋亦附之教焉。（23）”祭杞的真正目的並非是封神的迷信，而是在於政治教化。武帝深感河堤決口，

洪水氾濫給人民的生命財産帯來的巨大危害，給國家的政治穏定帯極大的影響於是這位雄オ大略

的帝王一方面度誠地祭杷河伯，祈求“宣房塞今萬福來”，同時也封黄河之神鞍出責難，好襲自己内

心的愁苦：“為我謂河伯今何不仁，氾濫不止分愁吾人？”詩吉志，歌詠情。《瓠子歌》描縮了瓠子

堤決口給人民帯深重災難的惨景，也表達了治理河水的決心與信心，官是典型的祭杷歌也是表達

一位封建時代偉大政治家内心真情實感的拝情詩。

　　上述作品中的《郊祖歌》十九章與《安世歌》十七章是典型的祭祖之歌，在髄式上與先秦楚歌

不合，官並非真正出於詩人内心的讃頒，更多的是儀式本身的需要，因此，宣鞍揮出鮮明的政治教

化作用，正如《筍子・樂論》所謂：“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聴之，則莫不和敬……故樂者審一

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攣。”錐然《郊杷歌》中有

的作品有帯濃厚的《楚辮・九歌》的色彩，《安世歌》亦為楚聲，但官椚畢寛是正宗的具有濃厚宗教

色彩的祭杞歌。只有《大風歌》、《天馬歌》、《瓠子歌》雌然是祭杞之歌，但宜承先秦楚歌即興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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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離吉髄式為主的詩歌髄式，更融進了個人強烈的情感成扮，因此，基本上保存了先秦楚歌的藝術

特質。與那些枯燥無味的雅樂相較，漢代的祭杷楚歌，不僅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且具有濃厚的

楚文化色彩，髄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

二、頒世與誠世的楚歌

　　在中國歴史鞍展進程中，西漢是纏秦亡之後真正實現了大一統的封建帝國。劉邦在結束秦末天

下大蘭L的動盈局面之後，實施了一系列使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的政策與措施從而在経濟上得到

根大鞍展人民生活水準大大提高，國力也逐漸強大起來；漢恵帝時，實行清静無為，與民休息的

政治，奨勧人口増殖與土地開墾，免去那些努力耕種者的終身揺役；範文瀾先生在其《中國通史簡

編》中評漢文帝以節倫著名，他親耕籍田，免牧天下農田租税凡十二年（24），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

稿》也読：“文帝時，又康除了把罪人家屡罰為奴隷的法律，還下令‘免官奴碑為庶人’。與此同時，

漢高祖規定田租十五税一，文帝時滅為三十税一，中間有十幾年還免除田租。（25）”景帝也只是牧民用

税的三十分之一，較劉邦時滅少一半。西漢前期的這些措施為中期武帝時代的空前強盛莫定了雄厚

的物質基礎與政治基礎。擦《史記・平潅書》云：“漢興七十蝕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庫庚皆浦，而府庫餓貨財。京師之鐘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26）”強大的綜合國力為解決北方邊患提供了有力的支撹。元朔

二年（西元前124年），衛青、李息騙逐旬奴白羊王、櫻煩王，牧取河套之地；元朔五年（西元前124

年），衛青、李息等主動出撃旬奴，大勝；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窪去病、公孫散、張鴛、李廣

等分頭多次出撃旬奴，牧復武威、酒泉、張抜、敦煙至盤澤（今新彊羅布泊）等西北大片土地；元

狩四年（西元前191年），衛青、雷去病、李廣等再度深入漠北打撃旬奴，封狼居胃山，從此，受到

致命打撃的旬奴再也無力南向，同時大量移民邊彊，戌卒屯田，以輩固邊防，僅元狩四年，一次移

民朔方等地70多萬人，確保了西北邊地的安定，也促進了封夕卜貿易與文化交流。伴随著西北邊地戦

果而生的是封東南、西南一帯開彊拓土，從而使漢朝成為了強盛的中央帝國。

　　與整個強大的國力和繁榮的鰹濟文化相聯繋的是漢代文學藝術的空前繁榮，而繁榮的文學藝術

所髄現的正是大漢盛世的時代精神。從“苞括宇宙，総撹人物”的漢大賦封漢帝國鋪張揚属的歌頒，

到盛極一時的漢代壼像石封豊富多彩的現實生活的刻劃，再到那些盛讃大漢盛世的楚歌，都成了那

個時代的必然産物。李澤厚曽以著名的山東武梁桐、河南南陽、四川成都三虜出土的漢書像石、書

像碍作為漢代藝術的評読封象：“這是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累多、第一次得到高度集中統一的奴隷帝

國的繁榮時期的藝術。遼闊的現實圖景、悠久的歴史傳統、遡遠的神話幻想的結合，在一個琳狼浦

目五色斑欄的形象系列中，強有力地表現了人封物質世界和自然物件的征服主題。這就是漢代藝術

的特徴本色。（27）”前面提到和漢武帝的《天馬歌》和《西極天馬歌》爾首亦可謂那個時代精神的生

動爲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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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貢今天馬下，霜赤汗今沫流茄。騎容與今趾萬里，今安匹今龍為友。

　　天馬來今從西極，経萬里今鋸有徳。承霊威今降外國，渉流沙分四夷服。

　　漢武帝時，“太一”被尊為天神之尊貴者。《天馬歌》説“太一”貢献給大漢王朝的是汗血天馬，

姿態從容，馳駝萬里，而他這位真龍天子オ是與天馬オ與相配的朋友⑳，整首歌曲濱染了大漢王朝

的強盛與興旺。《西極天馬歌》説天馬從遙遠的西方來錦有徳之君，承天馬的神威使外國婦順，四方

臣服。展示了漢武帝文輻武略的非凡氣度與漢王朝平定西域後的興盛強大。

　　東漢明帝、章帝時期，國家興盛、政局穏定，社會安寧，章帝曽雨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

域地医重新稲藩於漢，與漢明帝共稠“明章盛世”。漢和帝時，封内掃平外戚選官用賢寛緩為

政，注重徳教風化；封外平定叛乱，安定邊彊，漢和帝錐英年早逝，但亦可謂一代英明之主。於是，

班固作《論功歌詩》以表頗賛之情，逮欽立先生在其《先秦雨漢魏各南北朝詩》中將其命名為《璽

芝歌》和《嘉禾歌》。歌日：

　　因露寝今産璽芝，象三徳今瑞慮圖。延壽命今光此都，配上帝今象太微。参日月今揚光輝。

　　後土化育今四時行，修璽液今元氣覆。冬同雲今春霞森，膏澤治分殖嘉穀。《塞芝歌》是典型

的頒世之作，也是最早的五旬子歌。璽芝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吉祥、富貴、美好、長壽的象徴，有

“

仙草”、“瑞草”之稲。班固盛讃璽芝的出現象三徳瑞慮之圖，説霊芝配上帝、象太微，延壽命而光

耀都城，参日月而光輝遠揚。這顯然表達了班固以劉漢王朝為歴史統緒的根深蓄固的皇権思想。他

曽作《典引篇》述漢徳為“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柄諸《典》《摸》，以冠徳卓蹴者，莫崇乎

陶唐。陶唐舎胤而揮有虞，虞亦命夏後，櫻契煕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蹄功元首，將授漢

劉。（2g）”那麿，《霰芝歌》也正好與其《典引篇》的思想内容相吻合。《嘉禾歌》吉皇天后土化育萬

物，彷佛是璽液、元氣膏澤萬物生長，所以嘉禾茂盛，五穀豊登。這首歌詩真實表達了班固封所庭

時代的感受，顯現了他封“明章盛世”的頒賛之情。

　　與上述班固之作相類的楚歌還有崔駆的《北巡頒》：

　　皇皇太上湛恩篤今，庶見我王戯思観今。仁愛紛紙徳優渥今，湧需群生澤淋漉今。恵我無彊承

天祉今，流衛萬昆長無己今。

崔駆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曽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有雲：“今聖上之育斯人也，

撲以皇質，雛以唐文。六合恰恰，比屋為仁。壼天下之累異，齊品類之萬殊。参差同量，壊冶一陶。

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3。）”這首《北巡頗》也正是從公頁世的角度歌

詠皇恩浩蕩，仁徳怖施，國泰民安之太平景象的。

　　漢武帝的《天馬歌》、班固的《霊芝歌》和《嘉禾歌》、崔駆的《北巡頗》等等諸如此類頗世的

作品，在人椚的心目没有如漢代野爲悲怨之情的那類楚歌那磨感動人意，並非封現實描爲不真實，

也並非打爲者的感情不真摯，而是因為人椚審美接受心理的原因。古人早有窮愁之吉易好，歓愉之

詞難工之読，明人屠隆在《唐詩品匪選繹新序》中説得更為詳壷透徹，他説：“夫性情有悲有喜，要

之乎可喜　。五音有哀有樂，合音能使人歓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懐愴俳側而不寧。然人不猫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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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廣也，其所不康者可喜也。唐人之吉，繁華綺麗，優遊清暖，盛　。

其言邊塞征戌離別窮愁，率感慨況欝，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状可喜也。”

　　漢代這類楚歌並非只用於頗世，亦可用於認世。以梁鴻的《五臆歌》為例。東漢梁鴻字伯鷺，

章帝時人，為人取介淡泊，隠於覇陵山中。有一次過京師洛陽，登北邨山，見宮殿之華麗，感干統

治者之奢修，人民之疾苦，鯛景生情，遂為《五臆歌》：

　　防彼北邨分，臆1顧謄帝京今，憶1宮閾崔鬼今，臆1民之肋勢今，臆1遼遼未央今，憶1

《五臆歌》為颯世之歌，後章帝聞知，不悦，下詔捜捕。梁鴻因此改名易姓，避居於齊魯之問。後來

詩文中常把告退或者窟與時相違之作稲作“賦五臆”。如宋代陸遊詩《秋思》之句“平生許國今何

有，且擬i梁鴻賦五臆”就是如此。《五臆歌》五句成詩，五句同韻，五韻同字，古今竿見。但這種爲

法確實強化和突現了詩人封現實的感慨。

　　梁鴻與妻子孟光逃到齊魯隠居一段時間後又到昊地，臨行前作《適臭詩》，也是一首帯有鮮明調

世意味的楚歌。其歌日：

　　逝薔邦今退征，將遙集今東南。心綴恒今傷埣，忘菲菲今升降。欲乗策今縦適，疾吾俗今作護i。

競畢柾今措直，鍼先倭今日延唾。固靡漸今猫建，翼異州今尚賢。耳卯道遙分遂嬉，績仲尼今周流。償

雲賭分我悦，遂舎車今即浮。過季割今延陵，求魯連今海隅。盤不察今光貌，幸神璽今與休。惟季

春今華阜，夢含英今方秀。哀茂時今途適，滑芳香今日臭。悼吾心今不獲長委結今焉究。口器器

今飴言山，嵯恒恒今誰留。

詩人梁鴻因賦《五臆歌》非議朝政，吟颯時勢，又為那些阿誤奉承的好臣賊子所不容，因而在歌中

表明瞭自己遠離家郷的無奈與留懸。他借用《論語・為政》“畢宜錯諸柾”的典故掲露朝廷好臣當

道，忠良受慶的黒暗現實，批判官場腐敗，結黛管私的悪情醜態。讃頒春秋時代“在布衣之位，蕩

然騨志，不拙干諸侯，談説於當世，折卿相之権”的季割與戦國時期義不帝秦的高節之士魯仲連，

饗往錦隠山林田園、息臥幽泉的精神家園。詩人一方面感受先賢璽魂封自己精神的撫慰，男一方面

哀歎民累的疾苦：“惟季春今華阜，多含含今方秀。哀茂時分途適，浴芳香今日臭。”一哀一滑，將

詩人封普通百姓的憐欄之心壷顯無遺。尤其在詩的結尾虜読自己為劉氏社穫江山的拳拳之心，遭小

人言山諺而致遠離朝廷的苦悶爲得悲涼心酸。

　　還有張衡的《四愁詩》，彷屈原《離騒》詩意，而隠含封現實的誠諭之意。《四愁詩》最早見於

《昭明文選》，其詩前有序云：“張衡不樂久庭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又多豪右並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内察屡縣，好猜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牧捕，壷服檎。

諸豪侠遊客，悉捏催逃出境。郡中大治，事訟息，獄無系囚。時天下漸弊，書欝不得志，為《四愁

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寳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胎干時君，而催譲i邪

不得以通。”其辮日：

　　我所思今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難，側身東望涕露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環瑠。路

遠莫致椅道遙，何為懐憂心煩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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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思今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沽襟。美人贈我金娘粁，何以報之隻玉盤。路

遠莫致椅個恨，何為懐憂心煩傷。

　　我所思今在漢陽欲往從之朧阪長，側身西望涕沽裳。美人贈我　裾愉，何以報之明月珠。路

遠莫致椅蜘蹟，何為懐憂心煩紆。

　　我所思今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沽巾。美人贈我錦繍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

遠莫致椅増歎，何為懐憂心煩椀。（31＞

這首詩纏承了《離騒》的比興傳統，同時也借用了《詩鰹》中民間歌謡畳章用法，把自己的執著追

求與一再受挫的憂愁憂思好爲得娩轄動人，而調諭現實的深切之情宛然可見。西漢文人的楚歌極少

流傳，只有東漢時的梁鴻和張衡的幾首楚歌傳世，而這幾篇作品均為颯世之作。這種誠世的楚歌在

漢代是並不多見的，即便是到了社會矛盾非常尖鏡的時候，文學作品批判現實的功能更多地顯現在

如《病婦行》、《東門行》、《十五從軍征》之類的樂府詩中，或如陳蕃的《理李膚等疏》、李固的《遺

黄瑠書》、朱穆的《與劉伯宗絶交書》和《崇厚論》之類的政論散文中，以及如趙壼的《刺時疾邪

賦》、藥畿的《述行賦》等打情賦作之中，可見楚歌這一藝術形式與其文學藝術形式相比，官更適宜

於野爲悲怨之類的情感，而在表達颯世思想傾向時，則受到某種限制，由此亦可見梁鴻和張衡的幾

首楚歌之可貴。

三、拝爲悲怨之情的楚歌

　　漢代楚歌最能感動激鞍人意的是感於哀樂，縁事而襲，打窟悲怨之情的這類作品。這類作品在

漢代楚歌中的敷量最多，而最具有代表性與典型性。

　　從現存漢代楚歌來看，首先是那些打爲生離死別之情的作品特別能感動人的情感意緒。

　　項羽虜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動蘭L時代，愚著傑出的軍事オ能，一生身経歴七十多次戦門，

因此當上了西楚覇王，然而最後他谷ロー敗塗地，自刎烏江。兵敗核下時留有《咳下歌》：“力抜山分

氣蓋世，時不利今雛不逝。駐不逝分可奈何，虞今虞分奈若何1”虞姫也有《和項王歌》：“漢兵己

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壷，賎妾何樂生。”項羽這位蓋世英雄慮在窮途未路之時，封悲劇命運

的於心不甘而又無可奈何的複雑心理，與虞姫這位美人心茨意、痛不欲生的悲痛心情，在這雨首楚

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又如李陵的《別歌》：

　　径萬里分度沙幕，為君將分奮旬奴。路窮絶今矢刀推，士聚滅今名己積。老母己死，錐欲報恩

將安闘1

　　關於這首歌的創作背景在《漢書・蘇武傳》中有這様記載，昭帝即位数年，旬奴與漢和親。漢

使求蘇武等，輩干許武還。在蘇武還婦之時，李陵置酒賀武日：異域之人，一別長絶，因起舞而歌，

泣下敷行，遂與武決（32）。這首《別歌》中包含了李陵封當時與旬奴奮戦的特殊戦況的叙述，封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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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裂的悔恨，封漢武帝夷其三族之暴政的痛恨以及國仇家恨，生不如死的矛盾心態。有人以李陵投

降幻奴而不恥於他，而司馬遷認為他敢以“歩卒五千人横行幻奴”，並非伯死。辛棄疾《賀新郎》詞

説：“將軍百戦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絶。”也許只有司馬遷、辛棄疾オ髄會到了李陵

在特殊境況下的心態，而《別歌》就是他當時心態的真實爲照。

　　高帝之子趙王劉友因被迫嬰了自己不愛的呂氏之女，並無感情，喜歓上了男外的女子而遭呂氏

宗族的誹諺陥害，被囚干長安，餓死之前作《幽歌》：

　　諸呂用事分劉氏微，迫脅王侯今強授我妃。我妃既如今謳我以悪，譲i女乱國今上曽不籍。我無

忠臣今何故棄國，自決中野今蒼天與亘。干嵯不可悔分寧早自賊，為王餓死今誰者憐之？呂氏絶理

今托天報仇。

　　武帝之子燕王劉旦在昭帝時謀反被告鞍，自殺。死前作歌一首：

　　錦空城今狗不吠，難不鳴。横術之廣今固知國中之無人。

　　漢昭帝時，廣陵王劉胃因謀反被誹，死前也曽作歌：

　　欲久生今無終，長不樂今安窮。奉天期今不得須庚，千里馬今駐待路。黄泉下今幽深，人生要

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綜為樂極。蕎裏召今郭門閲，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還有息夫躬的《紹命辞》。息夫躬於漢哀帝時入仕，《漢書》本傳説他“数危吉高論，自恐遭害”

而有《絶命欝》，後果然死於獄中。其《紹命辮》日：

　　玄雲決郁將安蹄今，鷹集横属鷺俳徊今。躇若浮鐡動則機分，叢棘桟桟易可棲今。鞍忠忘身自

絶岡今，冤頸折翼庸得住分。涕泣流今荏蘭，心結滑今傷肝。虹蜆曜分日微，華杳冥今未開。痛入

天今鳴諄，冤際縄分誰語。仰天光分自列，招上帝今我察。秋風為我嘘，浮雲為我陰。嵯若是今欲

何留，撫神龍今撹其須，遊暖週今反亡期，雄失擦今世我思。

　　諸如此類之作，都是歌者在経歴了命運的崎嘔玖珂和心霊的痛苦撞撃之後，而表達出生命在殿

滅之前的悲痛心情，或被迫接受不願接受的婚姻，或因政治門畢失敗而自殺或被殺，或因生命的孤

立無助而自認繕命等等，都好嶺出人生悲劇所造成内心的極大痛苦和絶望的心情。這類詩句往往以

其悲憤激切之情，給讃者造成一種強烈的情感衝撃力。

　　清代費錫瑛《漢詩総読》中有這様的評慣：“漢人詩未有無所為而作者，如《核下歌》、《春歌》、

《幽歌》、《悲愁歌》、《白頭吟》，皆到鞍憤虎為詩，所以成絶調；亦不論其詞之工拙，而自足感人。

後人紹命多不工，何也？只為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其次是感鱗生命短暫、人生遭際悲苦的楚歌。

　　感鞍人生短暫的代表作如漢武帝的《秋風辮》。掠《漢武帝故事》記載：“上行幸河東，祠後土，

顧視帝京，質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歓甚，乃自作《秋風群》。”歌日：

　　秋風起分白雲飛，草木揺落分雁南婦。蘭有秀分菊有芳，懐佳人分不能忘。浸櫻船今濟扮河，

横中流今揚素波。籟鼓鳴今襲樟歌，歓樂極今哀情多，少肚幾時今奈老何1

　　《秋風群》承宋玉《九辮》“悲哉秋之為氣也1薫麸今草木揺落而攣衰”的起興手法，由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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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揺落的草木、南鋸的大雁，以及秀蘭、芳菊等一系列的意象組合，構成一種猫特的秋意壼巻，

從而勾起“懐佳人今不能忘”的男女情思作為一代雄傑，而有如此情思實敵後來魏文帝之《燕

歌行》“秋風薫麸天氣涼，草木揺落露為霜，群燕翻諦雁南翔”之再度創作。再爲櫻船、河流、素

波、簾鼓、樟歌等歓樂意象。由此産生樂極悲來的生命感歎：“歓樂極分哀情多，少肚幾時今奈老

何”，哀娩悲涼。明王世貞《藝苑危吉》巻二読：“《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

帝哉1漢武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　。《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

非耶？三吉精絶，落葉哀蝉，疑是贋作。幽蘭、秀箪，的為傅語。‘《大風》安不忘危，其覇心之存

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文中子賛二帝語，去孔子不遠。”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

綱要》中稲讃：“武帝詞華，實為猫絶自作《秋風辮》，纏綿流麗，錐詞人不能過也。（33）”読劉邦與

劉徹二人之作“去孔子不遠”是從道徳的層面上言其仁，読《秋風辞》“纏綿流麗”是言其美，見秋

風起而有人生短暫之感傷，可謂情真意切，如果聯繋漢武帝創作的其他楚歌來看，展示出一代帝王

豊富的内心世界足可譲我椚深為感動。

　　漢昭帝劉弗陵的《淋池歌》與漢璽帝劉宏的《招商歌》也是爲秋風秋景，藷以好鞍人生苦短之

慨，但追求及時行樂，意境之況欝悲涼與劉徹的《秋風辮》相去甚遠：

　　“秋素景今浸洪波，揮繊手今折斐荷。涼風漢漢揚樟歌，雲出開曙月低河，萬歳為樂豊雲多。”

（《淋池歌》）

　　“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書像葉夜紆。惟日不足樂有蝕，清鯨流管歌玉晃，千秋萬歳嘉難遍。”

（《招商歌》）

錐然這爾首歌詩將悲秋的主題引鞍出及時行樂的人生選揮，使其意境峡少深況之氣，但畢寛具有一

種哀娩的情調與感傷意味，也具有感聾人意之虞。

　　如果読漢武帝的《秋風辞》、漢昭帝的《淋池歌》與漢霞帝的《招商歌》是由秋風秋景引鞍的人

生短暫的生命悲涼之音，那磨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又名《黄鵠歌》）野爲的則是地人生遭

際的悲傷之情。《漢書・西域傳》日：漢元封中，武帝遣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

國，自治宮室居，歳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

日：”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托異國今烏孫王。轡盧為室分旋為摘，以肉為食今酪為漿。居常土思分

心内傷，願為黄鵠分蹄故郷。個

　　劉細君是江都王的女児，地在元封時期（西元前110－105年）嫁給了中亜烏孫國的國王，一位

柔弱女子，身虜異國他郷，烏孫王昆莫年老，言語不通，習俗難從，正値青春年華的細君常思故土，

渇望回到故郷的悲切心情可想而知。《悲愁歌》錐無因災難i和殿滅而導致的呼號，但字裏行間所薙含

著漢涼墜抑之氣，其人生遭際的悲傷之情確實表達得令人感歎喘嘘。昆莫死後，按當地習俗又被昆

莫的児子嬰為妻子，心錐不從，谷口被迫無奈。

　　審視漢代打爲人生遭際悲苦的楚歌更多的是與其政治門事聯繋在一起。尤其是王室内部畢奪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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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門事充滞了称死我活的血膠與残酷。戚夫人的《春歌》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起因在於

太子廣立之事上，漢高祖劉邦先立恵帝為太子，後又以其仁弱欲廣之，意在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

而呂後借助干周昌等大臣椚的力量保住了恵帝的太子之位。為此，呂後恨透了戚夫人與趙王如意。

高祖去世後，始立即將戚夫人囚干永巷，穿上囚衣，戴著枷鎖，譲戚夫人春米。戚夫人且春且歌。

歌日：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相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戚夫人作為政治門畢的失敗者所唱《春歌》充漏了封呂後的怨恨，封母子相別，自己從貴為夫

人的地位降至春米者，生不如死的悲劇命運的芙訴。呂雄知道戚夫人所作《春歌》後，以此為把柄，

毒死趙王如意，將地的手脚欣断，蕪聾了地的耳朶，灌唖藥，關進廊所而為“人滋”，《春歌》成了

戚夫人悲惨而死的絶命歌。

　　呂後在劉邦死後實行了專権統治長達八年之久，包括前引趙王劉友的《幽歌》，戚夫人的《春

歌》都表達出封其残暴專制的血涙控訴，即或是劉邦在世時，欲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而不

果，劉邦知道呂後的恨毒御又無可奈何，漏腹悲傷地而為《鴻鵠歌》：“鴻鵠高飛，一畢千里。羽翼

己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又可奈何1錐有贈敏，將安所施？”劉邦的無可奈何之歎，表達出一

個皇帝看著自己的愛妾與愛子即將遇害而又無力握救時的心聲，同時也深深道出了呂後專制時期一

些悲歌産生的宜接原因。清代陳柞明《采寂堂古詩選》評這首《鴻鵠歌》説：“上四句雄渾，下四句

蒼涼，開孟徳四言之風。”

　　當然，這種悲歌産生的原因並非只限於宮廷椹力門事，同時也存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政治門

事之中。東漢末年，外戚與宙官交替專政代替了劉氏皇権，後漢少帝劉辮被董卓康為弘農王便是皇

権労落的直接犠牲品。董卓入京後，廣少帝劉辮，又使郎中令李儒進鳩，劉辮本知是鳩殺他，不肯

飲。強之，乃與妻唐姫及宮人飲宴別。酒行時劉辮悲歌日：“天道易今我何難，棄萬乗今退守藩。逆

臣見迫今命不延，逝將去汝今適幽玄。”因令唐姫起舞，姫抗袖而歌日：“皇天崩今後土頽，身為帝

今命天推。死生異路分從此乖，奈何螢猫今心中哀。”歌寛，泣下鳴咽，坐者皆欲戯，劉辮遂飲鳩而

亡。劉辮所歌，表達封董卓的怨憤，同時也流露出封唐姫的依依不捨與掛念之情。唐姫所歌，道出

了東漢末年皇権労落而導致皇帝性命不保的悲劇命運，打襲出生離死之際的悲痛之情。

　　無論是好霜生離死別之情的楚歌，還是感鞍生命短暫、人生遭際悲苦的楚歌，大都以宜打胸臆

為主，全然是自我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更多地髄現了作者的個性特徴，音調合譜，自然中節，文

辞質撲，風格悲涼，錐然在形式上呈現出較多的攣化，但保持了先秦楚歌即興演唱，以雑言龍式為

主的歌詩髄裁的基本特貼。

　　“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実者錐悲不哀；強怒者錐嚴不威；強親者錐笑

不和。（35）”這類楚歌中有著一種特別真摯的情感，有著一種特別深況而悠遠的韻味，既没有芙天槍

地的哀壕，也没有痛心疾首的悲哺，官始終以其好緩而深況的情調打嶺著内心無可抑止的傷痛和絶

望，這種鰹過節制、内聚而獲得昇華的情感，最適合於楚歌這種藝術形式來表達。這也就是自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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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歌就異於中夏之《詩》的“楚風”的藝術魅力之所在。有人曽以漢賦、漢書論秦、漢的文化特貼

之匠別云：“世人多言秦漢，殊不知秦所以結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錐至始皇力求攣革，終

屡於周之系統也。至漢則換然一新，週然與周異趣者，敦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風之影響無

疑。漢賦源干楚騒漢壼亦莫不源干‘楚風也。何謂楚風即別於三代之嚴格圖案式，而無氣韻

生動之作風也。（36）”其詩之有異於三代而最具楚風者，非此類楚歌莫屡也。

　　以上分類，不過就其運用方式的大膿而言，而有些楚歌則是根難鋸於其中三類的，以湖北省社

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楚風補校注》中所載無名氏的《湘江漁者歌》為例：

　　周峯放干楚，遇漁者，與語。因仰立而歌者三。峯愚而鶏之日：“臆嗜乎，臆嗜乎1何楚聲之娩

攣也1”

　　湘水秋今水法蒸，芙蓉落今雁南賓。期美人今江渚，歳暮今蒼梧雲。（37）

　　這篇作品毫無疑問受屈原《九歌・湘夫人》的影響而作，《湘夫人》云：“鰯鰯今秋風，洞庭波

今木葉下。登白磧分駒望，與佳期今夕張。……玩有苗今醗有蘭，思公子今未敢吉。荒忽今遠望，

観流水今渥援。”都意在表達感歎秋意，鰯景生情之作，顯然不同於用於祭杷的楚歌，也非用於頒世

與調世，也非用於野爲悲怨之情，接近干漢武帝的《秋風辞》，但差異甚大。

以上是本人封漢代楚歌所作的大致的分類辮析，以求教於大家。

注程：

　　（1）、費爾巴吟《宗教的本質》，第31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

　　（2）、清院元校刻《十三鰹注疏》上冊，第131頁，中華書局，1980年。

　　（3）、清院元校刻《十三鰹注疏》下冊，第1415頁，中華書局，1980年。

　　（4）、清院元校刻《十三経注疏》下冊，第1588頁，中華書局，1980年。

　　（5）、清玩元校刻《十三経注疏》下冊，第1415頁，中華書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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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如等数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也有人認為《郊杷歌》十九章

中有漢武帝的作品，那磨漢武帝也是其中的作者。如薫源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説：“《郊杷

歌》則非出一人之手，且非一人所制。捺上引《史記》，知其中有武帝之作。”（薫源非《漢魏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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